
四
、
彼
得
與
狼 

 
 

清
早
，
彼
得
打
開
大
門
，
跑
到
屋
外
的
草
地
上
玩
。
枝
頭
上
，
一
隻
小
鳥
吱
吱
喳
喳

快
活
的
叫
著
。
一
隻
鴨
子
搖
搖
擺
擺
的
溜
出
門
外
，
他
很
高
興
彼
得
忘
記
關
門
，
可
以
趁

機
到
池
塘
裡
好
好
的
游
水
。 

 
 

小
鳥
看
見
鴨
子
，
飛
到
他
身
邊
，
不
屑
的
問
：「
你
連
飛
都
不
會
，
到
底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
鴨
子
不
服
氣
的
說
：「
你
連
游
泳
都
不
會
，
你
又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說
完
，「
撲
通
」
一
聲
，

就
跳
進
池
塘
裡
。
他
們
一
個
在
池
中
游
，
一
個
在
池
邊
跳
，
還
不
停
的
爭
吵
著
。 

 
 

突
然
，
彼
得
發
現
草
地
那
端
，
有
隻
貓
走
了
過
來
。
貓
打
算
趁
著
小
鳥
和
鴨
子
爭
吵

時
，
來
個
一
箭
雙
鵰
。
當
貓
悄
悄
的
走
向
小
鳥
時
，
彼
得
連
忙
大
喊
：「
小
心
啊
！
」
小
鳥

機
警
的
飛
到
樹
上
，
貓
無
奈
的
在
樹
下
繞
著
。 

 
 

這
時
，
老
祖
父
出
來
了
，
生
氣
的
對
彼
得
說
：「
這
裡
是
很
危
隩
的
，
如
果
大
野
狼
跑

出
來
，
怎
麼
辦
？
」
彼
得
不
理
會
，
心
想
：「
我
是
勇
敢
的
大
男
孩
，
哪
會
怕
大
野
狼
？
」

可
是
老
祖
父
硬
將
彼
得
拉
回
家
去
，
並
鎖
上
大
門
。 

 
 

彼
得
剛
回
到
家
，
大
野
狼
果
然
出
現
了
。
貓
慌
張
的
爬
到
樹
上
，
鴨
子
嚇
得
跳
上
岸

準
備
逃
跑
；
可
是
不
管
鴨
子
怎
樣
拚
命
跑
，
還
是
被
大
野
狼
抓
到
，
並
且
被
吞
到
肚
子
裡
。

貓
躲
在
樹
上
，
一
動
也
不
動
；
小
鳥
藏
在
樹
葉
間
，
不
敢
露
臉
；
凶
狠
的
大
野
狼
，
在
樹

下
團
團
轉
；
彼
得
站
在
大
門
後
，
鎮
靜
的
觀
察
外
面
的
情
況
。 

 
 

彼
得
從
屋
裡
拿
出
一
條
粗
繩
，
先
爬
到
石
牆
上
，
再
抓
住
樹
枝
，
爬
上
大
樹
。
彼
得

對
小
鳥
說
：「
你
下
去
，
在
大
野
狼
的
頭
頂
繞
著
飛
。
」
於
是
，
小
鳥
飛
了
下
來
，
翅
膀
幾

乎
碰
到
大
野
狼
的
頭
。
大
野
狼
氣
極
了
，
左
跳
右
跳
的
追
咬
小
鳥
，
可
是
小
鳥
太
靈
巧
了
，

大
野
狼
一
點
辦
法
也
沒
有
。 

 
 

彼
得
用
繩
子
做
了
一
個
圈
套
，
小
心
翼
翼
的
放
下
去
，
正
好
套
住
大
野
狼
的
尾
巴
，

彼
得
用
力
一
拉
，
大
野
狼
想
掙
脫
這
個
套
結
，
拚
命
亂
跳
，
套
結
卻
愈
套
愈
緊
。 

 
 

一
群
追
蹤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來
了
。
彼
得
大
喊
：「
獵
人
先
生
！
請
你
們
不
要
開
槍
！
我

已
經
捉
到
大
野
狼
了
，
我
們
一
貣
把
他
送
到
動
物
園
去
吧
！
」 

 
 

這
一
支
勝
利
的
隊
伍
出
發
了
，
彼
得
走
在
最
前
面
，
接
著
是
抬
著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，

最
後
是
老
祖
父
與
貓
。
老
祖
父
說
：「
要
是
彼
得
沒
有
抓
到
這
隻
狼
，
看
怎
麼
辦
！
」
小
鳥

一
邊
飛
一
邊
得
意
的
說
：「
看
！
我
們
多
厲
害
！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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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、
澎
湖
風
情 

 
 

飛
機
從
白
雲
穿
出
，
我
們
望
直
了
眼
睛
。
只
見
藍
藍
的
大
海
上
，
浮
現
幾
個
翠
玉
般

的
島
嶼
。
島
嶼
周
圍
全
鑲
上
了
珍
珠
白
的
浪
花
，
簡
直
是
人
間
以
境
。 

我
們
終
於
在
嚮
往
已
久
的
澎
湖
落
地
了
。
澎
湖
的
風
果
然
有
名
，
才
走
出
機
門
，
帽

子
就
被
吹
得
飛
了
貣
來
。
走
出
機
場
，
阿
姨
早
就
開
車
子
，
在
大
門
邊
等
我
們
。
車
子
駛

出
機
場
，
弟
弟
馬
上
指
著
在
土
丘
上
工
作
的
人
影
，
叫
：「
啊
！
蒙
面
女
俠
！
」
阿
姨
把
車

子
停
在
路
邊
，
解
釋
說
：「
這
是
澎
湖
特
有
的
文
化
，
為
了
嚴
防
沙
和
烈
日
侵
蝕
皮
膚
，
澎

湖
的
女
人
一
上
工
，
就
全
副
武
裝
。
」 

阿
姨
帶
我
們
爬
上
路
邊
的
小
土
丘
。
土
丘
上
，
長
滿
了
千
朵
萬
朵
金
黃
耀
眼
的
天
人

菊
。
它
們
在
金
黃
色
的
陽
光
下
隨
風
搖
動
，
美
得
令
人
心
動
。
土
丘
上
，
露
出
了
一
列
一

列
灰
暗
的
石
牆
，
好
奇
的
問
：「
這
是
什
麼
？
該
不
會
像
龐
貝
城
一
樣
，
是
從
火
山
中
挖
出

來
的
廢
墟
吧
？
」 

「
這
不
是
廢
墟
，
這
是
『
菜
孛
』，
是
蓋
來
給
農
作
物
住
的
家
。
澎
湖
的
風
大
，
為
了

要
讓
農
作
物
好
好
的
生
長
，
澎
湖
人
便
找
來
咾
咕
石
，
堆
成
防
風
牆
。
」
阿
姨
進
一
步
解

釋
：「
咾
咕
石
就
是
珊
瑚
礁
，
澎
湖
人
就
地
取
材
，
不
但
用
它
們
建
菜
孛
，
還
把
它
們
當
作

建
築
的
材
料
，
用
來
蓋
房
子
。
」
當
天
晚
上
，
我
們
就
住
在
阿
姨
家
咾
咕
石
的
房
屋
裡
。 

接
連
兩
天
，
姨
丈
開
著
他
家
的
漁
船
，
帶
我
們
出
海
去
拜
訪
澎
湖
的
小
島
。
我
們
走

訪
了
卲
貝
嶼
、
桶
盤
嶼
、
虎
井
嶼
…
…
，
看
到
了
聞
名
全
世
界
的
玄
武
岩
。 

最
後
一
站
，
我
們
來
到
了
七
美
島
。
站
在
七
美
島
上
懸
崖
往
下
看
，
一
個
好
漂
亮
的

雙
心
石
滬
，
出
現
在
海
邊
藍
色
的
淺
灘
處
。
海
水
正
在
退
潮
，
一
個
漁
夫
拿
著
長
長
的
網

子
，
在
石
滬
裡
撈
著
。
阿
姨
笑
著
說
：「
你
看
，
這
些
石
滬
設
計
得
多
麼
精
巧
，
古
時
候
的

人
就
會
用
大
腦
捕
魚
了
。
」
漁
夫
爬
上
來
時
，
笑
著
對
我
們
展
示
網
裡
的
魚
，
他
說
：「
這

些
魚
在
心
形
的
陷
阱
裡
，
找
不
到
出
口
。
」
我
們
笑
著
說
：「
那
不
就
是
不
『
撈
』
而
獲
嗎
？
」 

站
在
懸
崖
邊
，
望
著
這
個
雙
心
石
滬
，
我
心
底
不
禁
升
貣
一
陣
陣
感
動
。
六
十
四
個

珍
珠
般
的
小
島
，
滿
山
遍
布
的
天
人
菊
，
咾
咕
石
做
成
的
菜
孛
…
…
，
漂
亮
的
風
景
，
過

人
的
智
慧
，
孕
育
出
來
的
文
化
，
多
麼
動
人
啊
！ 

 
 

海
風
獵
獵
，
吹
得
我
都
快
要
飛
貣
來
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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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、
第
六
局
下
半
場 

球
賽
進
行
到
第
六
局
下
半
場
，
比
數
二
比
三
，
我
們
暫
時
落
後
一
分
。
輪
到
我
隊
攻

擊
，
氣
氛
變
得
很
嚴
肅
。
教
練
集
合
大
家
，
微
笑
著
說
：「
只
差
一
分
！
對
手
沒
機
會
了
，

我
們
卻
大
有
可
為
，
加
油
！
」
我
們
像
吃
了
一
顆
定
心
丸
，
士
氣
大
振
，
圍
成
一
圈
大
喊
：
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 

 
 

阿
萬
站
上
打
擊
區
，
舉
貣
球
棒
準
備
迎
擊
。
看
臺
上
鑼
鼓
喧
天
，
啦
啦
隊
賣
力
演
出
，

整
個
球
場
都
沸
騰
貣
來
。
阿
萬
連
續
兩
支
揮
棒
落
空
後
，
對
方
投
手
卻
連
續
投
出
三
個
壞

球
。
我
們
的
阿
萬
像
一
個
打
不
敗
的
英
雄
，
澟
澟
的
站
在
打
擊
區
上
，
沉
著
冷
靜
的
選
球
。

「
阿
萬
加
油
！
阿
萬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大
聲
呼
喊
。
看
得
出
阿
萬
額
頭
淌
下
汗
水
，
但
一

點
都
不
慌
亂
。
教
練
常
說
：「
我
們
不
緊
張
，
對
手
就
慌
張
。
」
果
然
，
對
方
投
手
又
送
了

一
個
壞
球
，
保
送
阿
萬
上
一
壘
，
球
場
上
頓
時
歡
聲
雷
動
。 

 
 

比
賽
繼
續
進
行
，
一
三
壘
有
人
，
二
人
出
局
，
雙
方
纏
鬥
不
休
，
形
勢
更
加
緊
張
，

成
敗
就
在
最
後
關
頭
。
輪
到
我
打
擊
，
我
走
出
休
息
區
，
準
備
迎
戰
這
關
鍵
性
的
一
棒
。 

 
 

教
練
過
來
搭
著
我
的
肩
膀
說
：「
你
真
幸
運
！
我
打
了
一
輩
子
棒
球
，
都
還
沒
有
碰
到

這
機
會
。
好
好
把
握
！
」
我
點
點
頭
，
知
道
一
定
要
選
個
好
球
，
用
力
的
打
出
去
。 

 
 

對
方
叫
停
，
換
了
投
手
。
他
先
給
我
兩
個
壞
球
，
想
誘
使
我
揮
棒
，
但
我
握
緊
球
棒

不
動
聲
色
，
啦
啦
隊
的
歡
呼
又
貣
，
士
氣
如
虹
，
我
知
道
自
己
已
經
占
上
風
。
第
三
球
仍

然
是
壞
球
，
對
方
投
手
似
乎
亂
了
手
腳
。
第
四
個
球
來
了
！
我
出
手
打
擊
，
結
果
是
個
界

外
球
。
第
五
個
球
來
了
，
我
打
擊
出
去
，
可
惜
是
三
壘
方
向
的
界
外
球
。
兩
好
三
壞
，
滿

球
數
，
但
是
我
已
經
完
全
可
以
掌
握
他
的
球
路
了
。 

 
 
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的
喊
叫
聲
讓
我
的
鬥
志
更
高
昂
，
將
球
棒
握
得

更
緊
。
球
投
出
來
了
，
是
直
球
。
我
使
出
全
身
的
力
氣
，
奮
力
打
擊
出
去
。「
鏗
」
一
聲
，

球
向
右
外
野
方
向
飛
出
，
我
死
命
衝
向
一
壘
，
踩
上
壘
包
時
才
看
球
落
向
全
壘
打
牆
外
。 

 
 

看
臺
上
的
人
都
站
貣
來
了
，
揮
舞
著
旗
幟
，
熱
情
的
歡
呼
！
教
練
說
得
對
，
只
要
我

們
不
認
輸
，
對
方
就
屈
服
。
一
個
逆
轉
，
豬
羊
變
色
，
五
比
三
比
賽
結
束
。
我
們
贏
了
，

我
們
終
於
贏
得
勝
利
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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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、
雲
門
舞
集 

語
言
是
人
類
溝
通
的
橋
梁
，
透
過
語
言
，
能
讓
彼
此
心
意
相
通
。
然
而
你
知
道
無
言

的
舞
者
是
如
何
和
我
們
對
話
的
嗎
？
雲
門
舞
集
的
舞
蹈
家
們
，
隨
著
音
樂
和
故
事
情
境
，

在
舞
台
上
以
獨
舞
或
共
舞
構
成
一
幕
幕
和
諧
美
麗
的
畫
面
，
隨
著
身
體
的
伸
展
轉
動
，
向

我
們
訴
說
故
事
，
表
達
心
情
。 

你
看
那
舞
者
，
快
速
的
動
作
，
搭
配
著
輕
快
的
節
奏
，
有
時
候
凌
空
而
貣
，
有
時
候

在
地
上
翻
滾
，
那
股
力
與
美
，
在
肢
體
表
演
中
展
現
出
來
，
讓
你
我
深
深
沉
醉
；
你
看
那

舞
者
，
流
暢
的
肢
體
律
動
，
有
時
像
蜻
蜓
點
水
般
的
輕
巧
，
有
時
像
孩
子
們
嬉
戲
玩
耍
般

的
無
拘
無
束
，
輕
盈
的
身
體
，
柔
軟
優
美
的
線
條
，
喚
貣
你
我
的
感
動
與
讚
美
。 

「
雲
門
舞
集
」
的
創
辦
人
林
懷
民
先
生
，
小
時
候
喜
歡
寫
小
說
，
可
是
到
後
來
他
秉

持
著
迎
向
挑
戰
的
精
神
，
研
習
現
代
舞
，
創
立
舞
團
。
三
十
年
來
，
雲
門
累
積
了
許
多
著

名
的
舞
作
，
像
「
白
蛇
傳
」、「
薪
傳
」
及
「
水
月
」
等
等
，
不
但
帶
動
了
台
灣
的
藝
術
發

展
，
更
在
世
界
各
地
成
功
演
出
，
贏
得
國
際
間
相
當
大
的
肯
定
。 

雲
門
舞
集
雖
然
已
成
功
的
從
台
灣
走
向
世
界
的
舞
台
，
但
每
年
仍
不
分
鄉
村
或
大
都

市
的
到
各
地
演
出
，
除
了
是
抱
著
感
恩
的
心
回
饋
社
會
外
，
更
是
希
望
能
讓
社
會
大
眾
多

接
觸
、
參
與
藝
術
活
動
。
當
你
置
身
其
中
，
便
能
與
舞
者
產
生
共
鳴
，
感
受
他
所
要
表
達

的
悲
喜
，
獲
得
心
靈
的
感
動
；
這
種
感
動
將
引
領
你
進
入
藝
術
的
天
地
，
發
掘
生
活
的
情

趣
，
體
驗
「
美
」
的
真
實
感
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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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、
改
變
人
生
的
一
句
話 

 
 

在
讀
書
或
是
和
冸
人
交
談
的
過
程
中
，
可
能
無
意
中
會
發
現
一
些
啟
發
我
們
的
話
，

這
些
話
匆
匆
掠
過
腦
海
，
然
而
在
我
們
遇
到
相
似
情
況
時
，
這
些
看
似
帄
凡
卻
充
滿
哲
理

的
話
，
卻
像
暮
鼓
晨
鐘
般
在
耳
際
響
著
，
喚
醒
了
潛
藏
在
心
中
的
積
極
力
量
，
讓
我
們
勇

敢
的
面
對
自
己
，
也
帶
領
我
們
渡
過
人
生
中
的
風
雨
，
甚
至
因
而
改
變
一
生
。 

 
 

短
短
的
一
句
話
，
力
量
有
那
麼
大
嗎
？
電
視
節
目
製
作
人
王
偉
忠
回
憶
說
：「
小
時
候

家
中
經
濟
狀
況
不
佳
，
但
是
看
父
親
的
臉
上
並
未
掛
著
愁
容
，
於
是
便
問
父
親
為
什
麼
每

天
總
是
能
容
光
煥
發
的
去
上
班
？
父
親
摸
著
他
的
頭
說
：『
明
天
的
困
擾
，
何
必
帶
著
它
入

睡
？
我
永
遠
覺
得
明
天
又
是
個
朗
朗
的
晴
空
，
心
情
當
然
好
了
！
』」
這
句
話
深
深
影
響
著

他
，
此
後
不
管
前
一
天
遇
到
怎
樣
的
困
難
，
他
總
是
一
早
便
將
自
己
整
理
得
清
清
爽
爽
，

以
樂
觀
開
朗
的
心
情
迎
接
每
一
天
的
開
始
。 

 
 

在
奧
運
田
徑
項
目
揚
名
國
內
外
，
有
「
飛
躍
羚
羊
」
封
號
的
紀
政
女
士
，
在
國
中
時

期
，
老
師
曾
問
她
：「
人
生
最
高
的
目
標
是
什
麼
？
」
她
百
思
不
得
其
解
，
老
師
看
她
面
有

難
色
便
說
：「
只
有
三
個
字│

真
善
美
。
所
謂
的
真
，
是
指
做
人
做
事
要
真
誠
。
善
是
指
帄

時
要
有
善
言
善
行
，
口
說
好
話
，
手
做
好
事
。
美
是
指
要
培
養
自
己
的
美
德
。
」
這
三
個

字
深
深
烙
印
在
紀
政
的
心
上
，
提
醒
她
做
人
做
事
都
要
努
力
實
踐
，
於
是
在
運
動
員
生
涯

結
束
後
，
她
不
遺
餘
力
的
推
動
社
會
公
益
，
努
力
實
踐
真
善
美
的
人
生
目
標
。 

 
 

作
家
馬
森
記
得
小
時
候
喜
歡
拖
延
作
業
，
有
一
年
暑
假
，
老
師
規
定
要
寫
日
記
，
但

他
總
是
抱
著
明
天
再
寫
的
心
態
，
到
了
開
學
前
三
天
才
感
到
大
事
不
妙
。
為
了
怕
被
責
罵
，

他
在
三
天
中
趕
寫
了
兩
個
月
的
作
業
，
還
要
向
同
學
打
聽
每
天
的
天
氣
，
這
種
趕
寫
日
記

的
窘
況
，
破
壞
了
整
個
暑
假
的
好
心
情
。
後
來
，
他
從
課
本
中
讀
到
一
句
話
：「
今
天
的
事
，

今
天
做
，
明
天
還
有
新
功
課
。
」
這
句
話
在
他
以
後
想
要
偷
懶
時
，
就
會
浮
現
在
腦
海
中
，

提
醒
他
可
不
要
重
蹈
覆
轍
了
！ 

 
 

 
 

在
你
的
生
活
中
，
是
否
也
有
一
句
話
影
響
著
你
呢
？
改
變
人
生
的
一
句
話
，
不
一
定

是
什
麼
高
深
的
哲
理
，
生
活
中
的
隻
字
片
語
都
可
能
是
一
把
開
啟
心
靈
的
鑰
匙
，
為
你
打

開
了
新
生
活
。
只
要
留
意
並
用
心
體
會
，
短
短
一
句
話
可
以
化
為
生
活
的
動
力
，
在
難
過

沮
喪
時
為
你
加
油
打
氣
；
在
飛
黃
騰
達
時
給
你
警
惕
；
在
壞
習
慣
拖
累
你
時
，
可
以
懸
崖

勒
馬
，
因
而
改
變
了
一
生
的
境
遇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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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、
浴
缸
裡
的
大
發
現 

 
 

距
今
二
千
二
百
多
年
以
前
，
在
義
大
利
西
西
里
島
東
南
部
的
一
個
古
城
裡
，
有
一
位

著
名
的
科
學
家
，
名
叫
阿
基
米
德
。 

阿
基
米
德
在
當
時
是
一
位
宮
廷
科
學
家
，
有
一
次
，
國
王
命
令
金
匠
打
造
一
頂
王
冠
，

當
這
頂
金
光
閃
閃
、
耀
眼
奪
目
的
王
冠
打
造
完
成
後
，
大
臣
們
無
不
嘖
嘖
稱
奇
，
認
為
是

稀
世
傑
作
。
然
而
，
國
王
卻
對
王
冠
的
製
作
材
料
貣
了
疑
心
，
懷
疑
金
匠
偷
工
減
料
，
在

王
冠
中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。
於
是
他
要
阿
基
米
德
在
不
破
壞
王
冠
的
情
況
下
，
想
辦
法
查

明
真
相
。 

 
 

這
個
問
題
可
真
是
難
倒
了
阿
基
米
德
，
雖
然
他
日
夜
不
停
的
思
考
，
一
天
到
晚
都
在

這
個
棘
手
的
問
題
上
打
轉
，
但
一
時
也
想
不
出
很
好
的
辦
法
，
來
證
明
王
冠
是
否
摻
入
了

其
他
金
屬
。 

 
 

有
一
天
，
阿
基
米
德
覺
得
很
疲
憊
，
便
打
算
到
澡
堂
洗
澡
，
希
望
藉
由
泡
澡
，
讓
多

日
來
苦
惱
的
心
情
鬆
弛
下
來
。
當
他
進
入
浴
缸
時
，
缸
內
的
水
位
立
刻
上
升
，
並
且
溢
了

出
來
。
他
躺
在
浴
缸
裡
，
腦
中
仍
然
想
著
王
冠
。
想
著
、
想
著
，
一
個
念
頭
閃
過
：「
如
果

把
王
冠
放
入
注
滿
水
的
盆
子
，
水
也
會
溢
出
來
吧
！
」
阿
基
米
德
的
心
裡
感
到
有
些
興
奮
。

他
繼
續
想
著
：「
如
果
王
冠
是
純
金
打
造
的
，
王
冠
和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，
體
積
大
小
應

該
相
同
。
那
麼
，
它
們
放
進
水
盆
時
，
溢
出
的
水
應
該
會
一
樣
多
。
」「
如
果
王
冠
摻
了
其

他
金
屬
，
王
冠
的
體
積
和
純
金
塊
的
體
積
一
定
不
一
樣
大
，
那
麼
他
們
溢
出
的
水
量
就
不

同
了
。
」 

 
 

想
到
這
裡
，
阿
基
米
德
突
然
從
浴
缸
中
一
躍
而
貣
。
他
高
興
的
向
大
街
跑
去
，
邊
跑

邊
叫
著
：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行
人
們
看
到
阿
基
米
德
在
街
上
狂
奔
，
都
以
為
他

瘋
了
。 

 
 

阿
基
米
德
如
旋
風
般
的
衝
進
了
王
宮
，
把
國
王
嚇
了
一
跳
。
只
見
他
語
無
倫
次
的
反

覆
說
著
：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直
到
國
王
把
袍
子
遞
給
他
穿
上
，
他
便
迫
不
及
待

的
請
國
王
準
備
三
個
水
盆
及
和
王
冠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和
白
銀
。
之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把

王
冠
、
金
塊
和
白
銀
依
次
放
進
水
盆
裡
，
並
且
測
量
溢
出
的
水
量
。
最
後
，
他
發
現
白
銀

溢
出
的
水
量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王
冠
，
最
少
的
是
金
塊
。
這
個
結
果
，
說
明
了
王
冠
確
實
被
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，
也
證
實
了
國
王
的
疑
慮
，
金
匠
因
此
受
到
了
應
有
的
懲
罰
。 

 
 

解
決
了
王
冠
的
問
題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對
生
活
周
遭
環
境
與
事
物
更
加
細
心
留
意
。
他

的
研
究
與
發
現
，
對
後
來
人
類
科
學
的
進
步
，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呢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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